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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梦莉散文的美学风貌                        
    泰籍华裔女作家梦莉是泰国商界颇有名气的实业家，也是一位执着于文学创

作的散文作家。她在处理商务之余，援笔为文，使其散文具有特殊的审美魅力。

她先后发表了六十多篇散文，结集出版了《烟雨更添一段愁》和《在月光下砌座

小塔》等散文集。梦莉的散文以独特的审美风格，赢得了海内外华文文学界普遍

的赞誉。正处中年的梦莉在商业和文学上双获丰收，真是可贺可佳。 

梦莉在《寒夜和迢迢》中写道：“在我的一生中，究竟什么是欢乐? 什么是幸福？

这些字眼，对我，始终觉得是何等陌生！那么渺茫！你也许不会理解的。欢乐的

曙光不常见，而痛苦的寒潮，却不断的群涌而来。” 作者这种痛苦的心灵感觉，

不仅贯于爱情散文写作之中，而且浸润在忆旧散文里。《小微的童年》《万事东流

水》《寸草心》《逃离狼穴》《片片晚霞点点帆》和《黄莲榨出来的汁是苦的》等作

品，或以第一人称视角侃侃而谈，或全知视角痛诉其事，都从不同的侧面与角度

展现了她童年的多蹇命运与困难艰辛。梦莉的能力与忍耐性帮助她克服了童年的

种种酸甜苦辣。特别是当她逃出虎穴时，那种睿智和坚定，是那个年龄段所极少

出现的。 

梦莉的祖籍是广东省澄海县，她在当地是名门望族的子女。祖父祖母都受过

很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熏染，父亲本来在泰国经商，后来因为投入抗日的斗

争中，携妻挈子回到祖国。那时候年仅三岁的梦莉回到祖父母身边。只因祖母嫌

母亲身世低微而了冷落了她，梦莉小时候实在聪明伶俐、活泼可爱，人见人爱，

又颇受祖父的疼爱。然而好景不长，祖父母相继去世，父亲又在抗战前线杳无音

信，伯父和伯母就开始像豺狼般地欺压他们母子。在这种“刀剑相逼”，“忍气

吞声”的恶势力面前当中，她无法选择抗争父辈的道路，只好 “张开瘦弱的翅膀

去袒护幼小的弟弟，和照顾患病的妈妈” 。为此，她饱尝了人世间最难忍受的艰

辛。她曾经有过讨饭的经历，被施舍的人“劈头盖脸的倒下来，溅了满头满脸血

液”《万事东流水》；她也曾经有过全家逃难的经历，当日本鬼子的机枪跟踪扫射

时，她在慌乱中掉进河里，幸得被一位叔叔抢救过来，才得以死里逃生《小微的

童年》；她更曾有过难逃避的，但又负起当童养媳的经历，那时候只有八岁的她，

为了“让妈与小弟，暂时能得到温饱” ，险些被人口骗子拐卖给人做童养媳《逃

离狼穴》。在九岁那年她为糊口又去被卖给一个富裕农民当童养媳《黄莲榨出来的            

汁是苦的》。这种种充满辛酸苦辣与痛苦无奈的人生遭遇，让她感到“幼小的心灵 

的每一根神经留下了水不磨灭的紧张”，总是“感到受着一种恐惧心情的威胁使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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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上产生一种失落感，总觉得无法补偿”《黄莲榨出来的汁是苦的》。然而正

是由于这些生活经历，她终究尝遍人生百味，终于夺得女文人与实业家的双重桂

冠。 

    痛苦的人生经历给梦莉幼小的心灵带来难以抚平的创伤。但她并没有被苦难

压倒，而是选择坚强的生存。童年的经历，爱情的苦闷，精神的压抑都转换成作

家创作的动力和源泉 ，并得以在文字的流动中疏解和调和。梦莉曾说过，“童年

和青年时代的我，无论在心灵上，或在实际生活中，我的人生有着很大的反差。

快乐与悲伤，幸运与倒霉，顺畅与窘迫，总是交替地做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我

很早就体味到人世间的自私遇势利，我浮沉在人生的长河中。可能由于我感受的

痛苦既深且多”，因此，“当记忆和现实扭在一起的时候，我笔下倾注出来的还是

苦多乐少[1]”。她的这种心情，在《片片晚霞点点帆》中得到了形象的反映，这篇

文章寓意丰厚，趣味盎然。作者在文中纪录她童年的往事。当她在外婆家游水戏

沙，快乐地捡贝壳的时候，突然海水冲了过来。作者在惊慌失措之中，弄丢了心

爱的“小镬铲” 。主人公在文中哭喊：“我的小镬铲不见了！”可是听到的回答却

只有滔滔不绝的海浪声。掇拾贝壳的欢乐与丢失小镬铲的哀伤，将这两种强烈的

情感加以比较，则更容易使人黯然神伤。这样的情形是那么深切得封存在记忆里，

以至于多年以后，作者将之形诸笔端时依然那么清晰。梦莉实在偏爱那里的秋天，

偏爱那随风飘舞的落叶，更爱那变幻万千、优美灿烂的晚霞。其实她并非不爱春

天，也不是不喜欢春天的百花绚烂，只是由于她“有一段漫长苍凉潇瑟的情绪：

也有一段变幻莫测如浮云的人生历程”《片片晚霞点点帆》，这就是使她“对人生

体味的回嚼[2]”不可避免地涂上一层忧伤哀惋的色彩与情调。 

     

 第一节  观察细腻，情感丰富 
 

梦莉在散文创作中运用精美的笔墨来展示一个女子忧伤哀惋的人生旅程，并 

非旨在“强烈地反射出怀有商感人的心境和思想波动，”
[3]

也非钟情于她“自艾自 

怜的心境”，而且是希冀以此来“给人一种反弹的力量
[4]

。正如司马攻所说：“ 你 

                        
                                                        
[1] 梦莉：《在月光下砌座小塔.自序》 
[2] 同上 
[3] 司马攻：《烟雨更添一断愁.自序》 
[4] 梦莉：《在月光下砌座小塔.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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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散文不低沉、不颓败，反而是一些曾经吃苦的人的一种慰藉。虽然你的文章大 

都是你心中的潮汐，但是，这些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这都和整个社会有所关联的，

你着笔在小处。”而事实情况也确实如此。梦莉在散文中描写抒情主体与恋人被迫

分离的爱情悲剧，在更深层次上反映了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华侨青年对祖国的向往

和热爱；她摹写芝琳的悲惨的人生，在于控诉几十年在延续下来的封建传统和“顽

固的旧思想”的桎梏《坎坷的命运》；她表现云云初期到泰国饱尝“被排斥、蔑视

和欺负”之辛苦，在于揭示“对当前的社会形态感到十分失望，悲痛和愤懑”《泪

眼问天天不语》；她叙述生平为了支付母亲的医药费和弟妹的教育费，而被迫给一

各有“社会地位与财富”的人当了继室 ，在于展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侨民的悲凉

人生《春梦了无痕》。在这些散文作品中，作者并没有拘泥于原生态的生活摹仿，

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审美范畴，根据作者的审美理想和艺术情趣来表达独特而敏锐

的人生感悟与体验。梦莉将散文的聚光点投向社会的旧礼教和旧观念，从而产生

了强烈的悲剧效果。这种效果引起社会的关注，涤荡人们心灵的污垢，使人们在

悲凉的情感宣泄中获得理性的审美快感。恰如作者在《黄连榨出来的汁是苦的》

中所说“黄连本身就是苦的，榨出来的汁也是苦的。但是，苦水浇灌的心田，却

是甜美芬芳的心灵中却向往着能培养出那美妙的梦想与憧憬”。梦莉散文的悲剧

美，正在于特定的审美机制中培养出“美妙的梦想与憧憬”，也在于她以悲剧的力

量策动了催人警省，启发人的深思，引人向善的艺术魅力。这种艺术力量并非全

是题材本身所拥有的，在相当程度上是作者人格力量的熔铸和凝聚，因而才使作

品获得了丰腴的血肉和鲜活的生命。 

梦莉是在泰国的文化环境中成长。可是她“从小受到家庭的熏陶，总算沾濡

了具有五千年渊源的中华文化的一点基础”， 而且她也一直认为，“生为中华儿女

和她的子孙后代热爱中华文化和她的习俗，这是应该的，也是天经地义的” 《乘

风破浪一风帆》。基于这种子之心 ， 她在创作中很注意吸取和借鉴中华文化的精

华。 

    在中国散文都是以“观察细腻，情感丰富”著称于是的[1]，梦莉对于这些熟稔

之心。她总是凭着自己的一双“艺术家的眼睛”，“以自己的生命本身，真确的来

看自然人生的事象”， 并将其事“收进自己的体验的世界里去[2]。她认为她为文时 

 

                                                        
[1] 余光中：《中西文学之比较》 
[2] 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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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通过景物在人物心中的投影，激起 ，“我”感情的心泉
[1]

，在今昔交织，

时空交错，物我交融中，把主体与客体的情思汇在一起，使作品呈现出物我相偕，

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在《烟雨更添一段愁》这篇文章中 ，抒情主人公由西湖霏

霏的细雨，稀稀落落的桃花，触景生情，神思飞扬，以及以茶代酒，向天盟誓，“掀

起了难以压抑的狂潮”，与恋人同赏桃花，吟诗嘻戏；月色朦胧的秋夜，遥望星空，

互诉衷肠；以及以茶代酒，向天盟誓，跪陈爱意等。然而这一切都随着雾转星移             

而成为“激人情怀的历史”和“留在心里的阴影”。作者正是通过这种时空交错的

心理流程及感怀与忧伤相交织的情感状态，把“君泪盈，妾泪盈，罗结同心结未

成”的沉痛的遗憾与绵绵的愁绪推向极致
[2]

。如果说《烟雨更添一段愁》通篇回

避一个“愁”字，而令人伤怀愁绪又统摄着全篇的话，那么《普陀山之行思如潮》，

虽然也在交错、物我交融中创造了诗意美，但却是在虚实反衬中揭示了抒情主人

公“往事如心烟思如潮”的情绪。因为抒情主人公曾与恋人“携手到过”普陀山，

而且此次受一家公司邀请重游佛教圣地时，睹物思情，感慨万千。这里对抒情主

人公的思念之情并没有直接表达述明，而是通虚幻的感觉予以抒发。 

我依稀随着你的身影，踏步千步沙，登上佛顶山，穿过紫竹林，走看潮音洞……

幻觉上，我恍惚每次走到什么地方，你的影子都跟到什么地方。陪同我的主人们

离开我住房之后，我便独自到那古木参天，大海怀抱的小天地里踟蹰 ，徘徊，希

望寻找我们曾经踏过的一沙一石，坐过的一椅以凳，摸过的一花一木，说过一言

一语……这些实写意象，誓言在此而意在彼， “不以虚为虚而以实为虚，画景物

为情思，从首至尾，自然如行云流水
[3]

，借助于“踏步”、“登上”、“穿过”、“走

看”和“踏过”、“坐过”、“摸过”、“说过”等一系列“谓词”化实为虚，使“实”

景（物）与“虚”情，自然地焊接为一体，将抒情主人公的澎湃心潮，缠绵情思，

层次有致地抒写出来。这种情以物迁，物我相映，虚实相衬的艺术构思，既不“偏 

于枯瘠”，又不“流于轻俗”，可以说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4]

。笔者认为：

梦莉的散文善于运用景物的反衬或者正衬，或是乐景写哀，或以哀景写哀，来映

衬抒情主人公的情怀，而从构成相反相成或相辅相成的诗意境界。在《寒夜和迢

迢》中，梦莉先写春节即将来临：日来的情绪，不但低沉，悲凉！甚至陷入了极 

                       
                                                        
[1] 饶凡子：《烟雨更添一断愁.自序》 
[2] 林逋：《相思令》 
[3] 语出《四虚序》，转引自范希文：《对床夜话》 
[4] 司空曙：《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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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苦闷与忧郁”之中。旋即笔锋骤转，描写了令人赏心悦目的景物：椰树浅滩，

天上飘来片片的白云，蔚蓝的天空，微微吹来的海风，阵阵向前掀涌的浪花，树

上呢喃鸟语，为我们而歌颂！直至夕阳黄昏，落霞映出似真如幻的蓬莱的仙境！ 

    这段景物描写与抒情主人公的心绪极不相称，本来佳节将来临，倍思亲人，

苦闷忧郁的情绪以燃烧到顶点。可是作者并没有沿此渲染下去，而是转写湄南河

边的美景，来反映悲伤的心境，从而收到了“以乐景写哀”，“倍增其哀乐
[1]

”的

艺术效果。 

    在《小微的童年》中，作者描写乡村的“余晖照映的黄土路”，“落日彩霞笼

罩的山头”，“伴着潺潺山间流水的曲径”，构成了令人陶醉的美景。可是饱受生活

沉重压力的小微哪有心情去欣赏这美丽的山川呢？这种描写只能勾起更为凄凉的

感触。在此篇文章中，还写到，“一天夜晚，大地格外地黑漆漆，猛然一个闪电在

窗口掠过，接着就是轰隆一声巨雷，似乎房屋里的墙壁都震动了，接着奔腾万马

一般的豪雨倾泻而下”。这种电闪、雷鸣、雨啸、风吼，与小微只身委缩在破祠堂

里处境，彼此相应，互为衬托。前者以乐景写哀，后者以哀景写哀，均运用得当，

艺术感染昭然而现。 

 

第二节  古典底蕴，现代情调 

 

梦莉具有很深的中国古典文学造诣。她在散文创作中或引用中国古典诗词名

句，或演化诗词意境，或套用诗词句式，都恰切得体，有力地提高了语言的张力。

这样的书写在泰国华文作家中是极为少见的。 

梦莉在写景状物或抒写情怀时，常常脱口而出地引用中国古典诗词名句，如

机场送别，用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 来衬托恋恋不舍的离情别绪 《恨

君不似江楼月》；写离情，引用李清照《一剪梅》中的“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 

头，却上心头”， 反映了抒情主人公思绪万端，无法抑制的情怀《人在天涯》等。

作者还善于抓住某个意象进行引发联想。比如从眼前的湄南河吊桥，穿梭般飞驰

的汽车灯光，联想到秦观的《鹊仙桥》中的词句：“钎云弄巧，飞星传恨”，“柔情

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在梦莉的意念中，眼前的中桥犹如银河上的“鹊 

桥”， 汽车灯光恍似闪烁的流星，从而借助于千古绝唱把自己的怀念与忧思表现

到命意超绝的境地《在水之滨》！ 

                                                        
[1] 王夫之：《姜斋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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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莉在散文中所营构的情景交融的意境，有着中国传统诗词般的韵味，通过

景物描写，氛围的渲染来抒发哀婉凄泽恻的离情，令人读来淤悒不己。如《恨君

不似江楼月》：记得送你上机的那天，时近傍晚， 天正稀稀落落的下着小雨，黑

色的夜幕，已渐渐笼罩大地，冷风习习，这环境的凄凉更增加内心的怆恻 ……从

家里到机场，四目相对，默默无言，临别之际说什么好呢？还是梦莉委婉的声音，

低声轻轻地告诉你，想念离别痛苦。这段描写与宋代词人柳永的《雨霖铃》颇有

异曲同工之妙：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钦无绪，留恋处，兰舟

催发 。执守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这里，送别时的典型环境和典型心理几乎别

无二样，只是送别的场所是“机场”而不是“长亭”。对此我们无法怀疑梦莉袭用

了《雨霖铃》的意境，因为她的散文一向是把感情的涓涓细流自然地从胸中溢出，

从无生涩模仿或做作之处。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她十分熟稔中华民族独有的感情 

表达方式。这种巧合正是她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认同和“灵犀互通”的

效果。 

梦莉对中国民族文化的认同，还体现在她常常在作品中化用中国古典诗词的

名句或句式，来构成诗意盎然的况味。比如 ：“江水与蓝天一色，白鹭与帆影齐

飞，江风习习，艇上笑语盈盈，音乐飞扬”，这都是从王勃《滕王阁序》 中取材

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晚唱，响穷彭蠡之滨”演化而来；“一

夜春风来，万树梨花开”，是从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中的“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演化而来。这些化用的语句简赅生动， 别具情趣，增强了抒情

性，也加强了表现力。此外，她的作品题目更是注意创设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

有的是直接引用，又如“恨君不似江楼月”，是引自中国南宋诗人吕本中《采桑子》

中的诗句；“聚时欢乐别时愁”、“片片晚霞点点帆”、“人到洛阳花似锦”、“云山远

隔愁万缕” 等都是套用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句式，显得古朴典雅，诗意浓郁，别具 

风采。这对我们在泰国的华文作家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梦莉不只是对写

作成功，家庭事业也成功。她也还得到别的文学作家给她的赞美。 

    述及泰国的华文文学是泰国的一个组成部份，但由于“居住泰国的华人”，依

然保留着华族传统文化、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以及共同的心理素质和民族意
[1]

”， 

因而使得泰国的华文文学既有中华民族文化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又必然受到泰

国的社会背景、生活环境和历史文化的影响。从梦莉的散文看来，虽然也能从历

史的时空和人类文化视角去揭示泰国社会的生存状态，但由于它特殊的人生际遇 

                                                        
[1] 饶凡子：《中泰华文文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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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从小受到较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得她的作品常常流溢出深沉的怀念故

土、故土的感情和较多的民族文化气韵。这在她的《客厅的转变》中得到情感淋

漓的表现。在这篇散文中，作者写她特别喜欢“那种古色古香，不静不喧的中国

是厅堂陈设”于是她在家里布置了一间中国摆设的客厅，以便在这里“独享我的

天伦”待得孩子们陆续长大之后， 就极力在这间客厅扩展自己的“势力”，陆续

买了些泰式工艺品， 还挂上了几幅泰国的景物的油画。可是在这间中泰合壁的客

厅里，“那套中式红木家具闪闪生辉，绚美隽永”，“以最神采的姿态展示在人们的

眼前”，而且和泰国的摆设搭配在一起，“也显得十分融合、协调”。她相信，中式

家具的“静穆幽雅的造型”，会“永远赢得人们的重视和珍惜”的。这与其是在陈

述中华文化远适他邦的适应性，莫如说她对中国传统情有独钟。或者因如此，当

她把自己的作品导向“心系祖国”的总主题时，更表现出她对炎黄文化的热烈追

求与温馨的眷恋。这就不难理解梦莉吸收借鉴中国传统艺术的缘由了。 

 
          第三节  多重美感，几副笔墨 

                                      

三十年代以何其芳的《画梦录》为代表的“独语式”散文，曾为散文创作带

来新的气息。到四十年代，张爱玲的“私语”式散文又赓续了这种以内心独白为

主的宣叙性话语方式。续之，这种话语方式又为台港以及我们的海外华文作家所

吸收，形成了独特的叙述景观。梦莉也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了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形

态的衣钵。她的爱情散文选择了书信体的语境，在“我”对“你”的直接倾诉中

表现了抒情主人公的见闻、联想及感受；而忆旧散文，则在如诉如泣的语境中，

或流畅自然地钩沉往日的记忆，或汨汨滔滔地宣泄感情的心泉，无不显示出别具

一格的风采。 

梦莉如诉如泣的话语方式交织着多重美感，几副笔墨， 一方面是对充满理想

主义色彩和浪漫气质的爱情的甜美回味，另一方面是由于这种爱情未能锭开幸福

的花朵而产生的失落感。回忆昔日的对月抒怀、挽臂而行的情景是美好温馨的；

甚至在抒情主人公与其恋人都已成家立业时，女性抒情主人公还时不时地把她的

恋人作为自己的“精神伴侣”；“你是我心中幸福的泉源”，“ 你犹如一各避风的港 

湾，每当海风怒吼，海浪滔天，波谲云诡的时候，我就会可念起那，避风港，这

个给我啊安全与宁静的境地”《心的碎片》。这种柏拉图式的爱情使抒情主人公感

到慰藉、温暖和爱的力量。然而，这又是一种情人不能结为眷属的悲剧，因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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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深深的体悟到，爱情，“是甜蜜的痛苦，是温柔的折磨”《心的碎片》。这种矛盾

的感情，只有在卑斯的宣泄中才获得特殊的精神愉悦。钱钟书在《管锥篇》中说

“人感受物美，辄觉胸隐然痛，心怦然跃，背如冷水浇，眶有眼睛滋等种种反映”。

这种悲剧性的美感，能在读者“心中引起一种昂扬的生命力感
[1]

” 。虽然梦莉笔

下的美好爱情未能“ 兑现” ，但是却能放射出作家审美理想的光照。她的爱情

散文就是在这甜蜜、痛苦、折磨的交织中来倾诉抒情主人公的心曲的文章，那是

显示她人生过程。 

    梦莉的忆旧散文和叙事散文也同样交织着复杂矛盾的美感倾向。儿时家道中

落的痛苦遭遇，深深地铭刻于怀，成为抹不掉的情思；而从商后的事业成就，又

使她对生活感到适意。可是，对美与丑的观照始终缠绕她的心怀。在梦莉的审美

直觉中，不仅以审美的方式戏照世态，同时也以审丑的眼光介入人生。她在《万

事东流水》中所遗责的恶伯恶姆，在《泪眼问天天不语》中所诅咒的老板娘，以

及《坎坷的命运》中的芝琳的 “荒谬与专横”的母亲，《李伯走了》中的小市民

式的厨师锦莲和陈婶，都表现了作者对丑陋的心灵的曝光与鞭答。而且她笔下为

祖国和人民的正义事业而献身的姨妈、姨父和舅舅们《临风落涕悼英灵》，处境悲

惨的母亲《寸草心》，忠厚善良的李伯《李伯走了》，勤劳坚韧的阿贵婶《寒花晚

节香》等，都是作为善和美的化身而于以讴歌的。这里，对美的激赏，透视他对

生活中积极因素的肯定；而对丑的滞阻焦焚于怀，又表现了对美的缺憾和生活中

悲哀的感慨。在《在月光下砌座小塔》中，她写到童年时代在中秋佳节，她像男

孩子一样在家门前砌了座小砖塔，塔里放些柴草和盐，燃烧起来，“噼拍作响的声

音从塔里传出来，跟着便生起阵阵青蓝色的火焰，烧得通红的瓦片，使得小塔更

加明亮，更加美丽”。可是两三天后，“不知哪个男孩子恶作剧”，用个大鞭炮把小

塔崩塌了。因此感叹到：“天上月圆，而我心中却有几许残缺！”这种感叹是梦莉

对人生独特的感悟与体验。她的作品正是在这种美好与残缺相矛盾又统一中，自

己的本身感受推向审美化和情趣化的峰巅。 

    梦莉如诉如泣的话语方式常常采用心灵独白的切入方式来抒写她独特的感性 

心理和敏锐的心理气质。由于她在感情上受到损伤，也由于饱尝了变幻莫测如浮

云的人生的辛酸，因而她营构的叙述语境，有着近以“精神质量”般的敏锐感。 

她面对晚霞的瞬息万变，“顿时，心中的失落感油然生”《片片晚霞点点帆》，而她 

                    

                                                        
[1]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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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霏霏细雨，顿觉“心情消沉”，“增添了无限的感触”《烟湖更添一段愁》。她

这种切入方式，是通过物、我（人）的撞击而激起心灵的振颤，来捕捉艺术的直

觉。如在《云山远隔愁万缕》中写道：黑暗围绕着我的周遭，已经由热闹回归宁

静！一种落寞与空虚的感觉，强烈地敲击我的心灵。我感到惘然，心里又仿佛失

落了些什么？我的心灵，乱极了……我想你，想你，更想你……既往的情景，使

我思绪如麻！你怎么样？怀念我吗？在以前，我没有这个感觉，仿佛这个世界上，

没有我的存在，人们已遗弃了我，不再有人疼我，如今，我重新有了牵挂正如海

啸像万马奔腾， 海潮一阵一阵，涌上来……。多少思念，离情与别绪！……真像

韩国的寒流，浸入心肺， 直透心房，到达全身。我深深的颤立起来，我好冷！我

好冷！恨不得你立刻出现在我的身边，把我紧紧地拥进你的胸怀里，那真是我那

时的境遇，有你在我的身边，把寒冷都忘却了……。这段心灵独白反映了抒情主

人公在孤独的境遇中的心里流程。她在表述时，有些语无伦次，但正是由此透露

出主人公特殊的心里活动。前一个层次写黑暗使天空空虚、落寞、惘然，突出了

抒情主人公对恋人的思念；后一个层次写海浪奔腾，既反映出身处其境的自然环 

境，又衬托出无法平静的心绪，以一个“ 冷”字呼应了前一个层次的孤独、落寞。

这种心灵独白，披露了抒情主人公复杂的内心世界，反映了作者审美直觉的敏锐

与细腻。作者正是在凝神观照中，“不仅把我的性格和情感移居于物，同时也把物

的姿态吸收于我”，从而达到了“我的情趣和物的情趣的往复回流
[1]

”。她在描写

人物或事件的时候，还将自已真挚的思想感情和偶然得的意趣，寓之于形象，诉

之于朴实无华的文字，从而形成了风行水上，自然成文的话语方式。在珍藏一个

喜悦的拜见中的，梦莉在会见著名作家冰心时，她写道：“我快步上前，紧紧地握

住她老人家的手，她那温柔的手也紧紧地握住着我的手”。这种反复的描述，并非

赘笔，她既表现了来访者对老作家的崇敬、仰慕、爱戴的感情，也反映了冰心老

人家的热情与喜悦。接着又写道：我高兴了一阵之后，终于叫了一声：“冰心老师，

您好”。难得的拜见，使来访者喜悦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过了一阵之后才问好，

又把她一时的激动、喜悦的感情进一步升华。即使是梦莉又回来泰国， 她从香港 

买了只白色的玩具猫，也是冰心最喜爱的白猫儿而诱发的爱屋及鸟语的仰慕之情

的表现。作者正是借助于这些细节把她内心的喜悦和真诚的敬慕的感情付绪予笔

端的。此外，在《在月光下砌座小塔》《客厅的转变》《在水之滨》等作品中，也 

                    

                                                        
[1] 朱光潜：《文艺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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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把梦莉的艺术直觉，经过感情的过滤，于质朴中所见真情真挚的爱。从审美

期待来看，读者是渴望不断地获得新的审美感知的。梦莉的散文为            

读者提供了独具一格的审美品格和审美感知，从而赢得了海内外读者的喜爱。勿

庸讳言，她的散文所表现的思恋与纯情，虽然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篇章出现，

但是使人觉得表述的内容有交义和重复。槟榔的咀嚼以不超过限度为好。如此说

并不意味着劝诱她移宫换羽，改弦更辙，正如梦莉所说的，“痛苦也是创作的泉源
[1]

”，写自己感受最深的东西无可非议，只是希望能拓宽审美的领域，以便给读者

更丰富更精彩的审美体认和展出。 

 
 
 

 
 
 
 
 
 
 
 

 

 

 

 

 

 

 

 

 

 

 

                                                        
[1] 梦莉于 1994 年 7 月 22 日发表于泰国《亚洲日报》 


